
最后一个房间亮着目光灯，林琼掀开布帘

走进去，觉得房间很暗。她的感觉和光线无

关，而是大白天亮着灯给她一种在夜间的感

觉。明天要领结婚证，她今天穿着枣红色套

裙，除了面料昂贵，和餐厅服务员的穿着几乎

没有差别。但她觉得这身穿着很别致。这种别

致除了她，没人感觉得到。这不奇怪，因为她

穿惯了大红大绿的旗袍，早已羡慕上下装的简

单利索。

办公桌后坐着一个医生，一个上了年纪的

女医生，她从桌面上叠放着的表格上抬眼看了

林琼一眼，又低头看着表格。

脱光衣服。医生忽然说。

林琼听清了医生的活，但又有点不明白。

婚检过的人告诉她，婚检很简单，就像走过

场。她窘住了，她没想到要脱光衣服。

长大后，她从不在别人面前脱光衣服。紫

苹常涎着脸求看她光身子的模样，她都没答

应。紫苹是她以前的同宿舍，一个爱光身子的

女人，光着身子睡觉，光着身子在宿舍走来走

去。有人找她，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她就随

便套件睡裙接待人家，里头的形状纤毫毕露。

紫苹有点那个，闽南人叫臭三八，北方人

叫二百五。一个浑身烂透的女人。别人问起她

的职业，她说是做胸罩的。不知道的以为她做

胸罩生意，或者为胸罩做广告(她有一付好身

材，尤其重要的是有一对吓人的丰乳)。知道的

会为她的职业愁起胸罩的功能——包二奶。她
是一个房地产商包的二奶，后来——照她的说

法——辞职了，不让包了，在那方面成了自由

职业者。绰号还是留住了：胸罩。

林琼一想起紫苹就会想起她的绰号，想起

她的绰号就会起一层鸡皮疙瘩。这时候她正紧

张着，听到医生叫她脱光衣服时她就开始紧张

的，所以医生问她的名字，她一紧张就说：胸

罩。

她被自己的回答震呆了。她低着羞红的

脸，眼珠儿朝上翻，眼光几乎是擦过眉毛，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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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地看着医生。医生翻看桌头的档案，

没有找到发音相同的名字。她以为自己听背

了，又问了一次。

林琼提了提神，这次总算没有说错。

医生发现林琼腼腆得不同寻常，腼腆得不

像就要领证的人。要领证的人是不会腼腆的。

她在好奇心驱使下明知故问，儿岁啦。林琼对

自己的年龄倒是挺有把握的，响亮地回答二十

一啦。二十一你还那么紧张。医生笑了。林琼

跟着笑了。她不知道医生为什么发笑，她为什

么跟着发笑。似乎出自于礼貔，又似乎不为什

么。

医生找到林琼的表格，再次命令她脱光衣

服。林琼在日光灯下除去上装，接着除去下

装。剩下朐罩和裤权。她可怜巴巴看着医生，

医生在表格上写着什么。医生写了一阵子才抬

起头，这时候林琼紧张得浑身直打颤，忍都忍

不住。她问连这个也要脱?医生不容置疑地朝她

点点头，忽然说，好俊的闺女。

林琼没听清医生说什么，她除去仅存的遮

掩物胸罩和裤衩，扔在套裙上面。她身上所有

的衣物，现在已经跑到一把漆迹斑斑的交椅

上。她怅然若失为着它们，怀念那些刚刚分离

的、近在咫尺的衣物。她打一激凌，急切用双

手去提一件能遮掩腹下的东西，动作就像我们

常说的神经质，什么都没抓到的双手，一提就

提到胸部。这时候她发现胸部也需要遮掩，双

手更顺势环抱胸脯。她打了一个冷战。是的，

秋天的冷和别的季节不一样，身上哪怕很少的

衣服就不觉得冷．脱光衣服就感到冷。林琼打

过冷战后，就弓起背。她又可怜巴巴看着医

生。她的臀部向后拱了拱，企图避开医生刺过

来的眼光。

医生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林琼面前。

她饶有兴致地绕着林琼转一圈，边转边说，没

有瘢痕嘛。林琼感到奇怪，她问为什么要有瘢

痕。没有瘢痕你害什么羞，呆子。医生这样想

没有说出，她站在林琼面前，慈祥得像个沐浴

着冬天夕阳的老太太。她说，我从没见过身材

像你这样靓的闺女。她离开林琼，走到办公桌

后面坐下，为了说明她那句话非同凡响的意

又，她说我做妇科都做了三十年了。

你现在应当放松了。医生说。林琼设能让

自己放松，她上下牙碰磕着说，我做不到，阿

姨。做不到你就探呼吸。医生逗着她玩。医生

换成认真的口气说，没结婚的女孩，有付好身

材就该好好骄傲，结婚后就不同了。林琼问有

什么不同。医生说结婚后骄傲就没意思了，只

能在一个人面前骄傲，和结婚前大不一样。林

琼说你年轻时身材也很漂亮吧。说完才发现说

错话，医生像水桶一样的身材很难让人相信她

年轻时漂亮过。医生没有在意，她说我也是经

历过结婚的。

林琼稍稍平静下来，开始品味医生刚说过

的话，医生说的和她那个奇怪的愿望同一道

理。

医生为她检查后发出长长的赞叹，说了一

句：阁女，我应该向你表示敬意。

医生的敬意是诚实的，有三个理由证实：

首先，她还没见过来接受检查的女人像林琼这

样害羞的，因为一个到了决定结婚的女人已经

不会害羞了。其次，她检查过的女人如果害怕

什么的话，都是害怕查出毛病，坏了婚事，或

者丢了名声，或者既坏了婚事叉丢了名声。比

如说性病什么的，她还真的查出过不少染上性

病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林琼是她检

查过的唯一处子。

医生五年前从市一院调到这儿从事婚检。

林琼的工作是和一个白瓷花瓶并排站在酒

店大堂里。花瓶和她一样高。和她一样大红大

紫。不同的是她身上团花簇锦，花瓶身上龙凤

呈祥。她和花瓶一样是大堂的摆设。还有从大

堂看出去的小山，小山上古木葱葱，用铁栏杆

围着，小山是城市的摆设。

前面说过，酒店服务员穿的是上下装套

裙。冬天是枣红色的，夏天是荷绿色的。头上

戴着和护士帽类似的花头巾(也可以说是头

帽)。林琼一年四季穿着旗袍，身上斜披着布

条，上面写着：欢迎光临。客人进来，走到楼

梯口，她就朝人家说：欢迎光临。她是酒店的

迎宾小姐，工作挺累人的。

她本不必干这累人的工作。酒店老总是她

父亲的朋友，很铁的那种，都是从越南战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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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堆里爬出来的老战友。老总两年前从北方

来，林琼对他甚至比对父亲还亲，是个可以撒

娇的父辈。老总想着给她安排什么工作时顺口

说，阿琼的身材是最理想的迎宾小姐。林琼听

他这样一说，发现自己崇拜迎宾小姐。老总说

让阿琼站大堂是丢他的面子，林琼就撒娇了。

老总拿她没办法，就说站不动别逞能。

一站就是一年多。开始觉得得挺累人，慢

慢习惯了，既不觉得好，也不觉得不好。

紫苹的身材和林琼一样迷人，她是酒店服

务员，穿着上下装套裙的那种。她是个容易把

男人引入爱情幻景的女人。在迷离的灯光下，

扑闪着梦幻般的大瞌睡眼，吮着小指头，要多

煽情有多煽情，似乎在说我很乖，我能提供质

量超一流的柔情，我同时需要安慰。

紫苹对自己的身材十分痴迷，可以说是自

恋狂。她常夸奖自己的魔鬼身材，决计不辜负

这付好身材，当然不肯浪费每一个青春的瞬

间。她走马灯似的更换男朋友。

紫苹对林琼的身材不是嫉妒，而是抑制不

住渴望，渴望看到林琼光着身子，渴望两人光

着身子比一比。神经病。

人最重要的语言有两种，一种是嘴巴里说

出来的，一种是心里想过而没有说出来的。说

的和想的总是不一样，说的一套，想的一套。

紫苹是说的和想的保持一致的女人，心里想什

么嘴里就说什么，闽南人叫三八北方人叫二百

五。林琼轮到上夜班就在酒店过夜，碰上紫苹

没有上夜班，睡觉前紫苹就缠着林琼要她脱光

衣服，缠着要光身子比一比，看谁更完美。

这是一出好戏。每逢这时，林琼红着脸，

上洗澡间还怕紫苹偷偷跟着。紫苹常常不满地

说，我是魔鬼身材，你昵，是圣女身材。

直到紫苹离开那问宿舍。

紫苹常常把不三不四的男人带到宿舍，林

琼不来宿舍睡的时候，她就和这种男人在宿舍

时同枕共眠。林琼值完夜班，回到宿舍夜已经

深夜了，紫苹有时带这种男人来宿舍闲聊，有

几次闹得不像话，林琼就叫保安来驱逐。驱逐

了几次，紫苹才没敢再带这种男人来宿舍。

后来，紫苹常带一个油头粉面的小白脸

来，也不闹，规规矩矩坐着说话。林琼犯困

了，又没处逃避，就打着哈欠陪他们说话。小

白脸说话斯斯文文的，笑起来十分温柔。眼光

也是温柔的，眼光不住朝林琼身上扫。他躲躲

闪闪打量林琼时，温柔的眼睛里有种既不安又

窘迫的东西。傻瓜闭上眼睛都能看出，这家伙

不幸坠人单相思而又不能自拔。林琼眼光闪他

一下，小白脸就不由自主抖一下，小老鼠。

终于有一天。小白脸托紫苹向林琼提亲。

像林琼这样的女孩只适宜提亲。紫苹不能理解

提亲，她的做法显然是不地道的。她说林琼，

谁都说你是个冰美人，服务员这样说，见过你

的男人也这样说，男人说见到你爱得不行，想

接近你又冷得不行。有个男人想为你自杀。她

说的想自杀的男人就是小白脸，一个房地产商

的心肝独苗。

紫苹说我真心为你好，这样嫩呆了的男人

我没舍得碰，就是留着给你。看你不相信的，

实说吧，我是他老爸的情人。

紫苹的绰号胸罩让人叫了那么久，这时候

不说出谁是她的胸罩——包她二奶的，原来是

个儿子粉嫩想必老子就是个老粉嫩的房地产

商。

紫苹说还没有说完就让林琼吓傻了。她见

林琼眼里光是噙着两大滴眼泪，大眼泪坠下，

形成两串小眼泪，折射着夜灯的眼泪闪着毫

光，挂在瓷器般的面颊上，像两串珍贵的水晶

石。

第二天，紫苹就调换了宿舍，这里来了个

女会计。女会计不致于吸引花心男人的注视，

业余是个写诗的。

青春的不凡是因为能读懂一个眼神

青春的不凡是因为能妙解一个手势

林琼一直记住她写的这两句诗，因为她读

了这两句诗，就痴了。

林琼的未婚夫是个画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林琼注意到画家

支着画架在画长满古术的小山。几天过去了，

她还只看过他的背影，长头发，一条拴住眼镜

的银链穿过头发。上身一件牛仔布茄克，仿佛

穿上身后就没有换洗过，宽大的灰布裤也是一

样的，脏得让人怀疑本来是不是灰色的。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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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大马坐在台阶上，一坐就好几个小时，仿佛

喧嚣的城市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他的身材魁

梧，又能一连几个小时坐着不动，林琼就觉得

他是对着小山的另一座小山。

画家引起林琼的好奇，是在她知道酒店的

画都是他的作品之后，她先对他的画好奇才对

他的人好奇。那些山水画简直不是用笔画，而

是将颜料直接泼在画纸上，略具形状而已。这

有什么稀奇，这谁不会。西北部有种野羊，看

到它没见过的东西就好奇心大发，就要停下来

好好研究一下。猎人就利用它的这种恶习设计

陷井。男人想吸引女人，最好的办法是先引起

她的好奇，好奇的背后是个陷井。女人陷进

后，高兴地说，好吧，你成功了，我被你逮住

了。

画家很有耐心，他总是算好林琼的下班时

间，提前离去，一连几天林琼都没有看清他的

脸长成什么样。十几天后，他把画架搬进大

堂．对着林琼写生。林琼的旁边是花瓶，另一

旁是电梯IZl。画家就是玻璃门旁边。后来，林

琼才知道这是画家和老总共同策划的猎羊圈

套。

林琼在画家搬进大堂后，才发现他有一张

胖大的脸，一部威猛的络腮胡子，然而却有一

双可笑的、温柔得简直就是懦怯的细眼。

他支好画架，抬起画笔，才抬头向她看

来。这时候，林琼发现一个令她回味无穷的现

象：当她的眼光投向他时，她清楚地看到的魁

梧的身架像要崩溃似的抖索一下，整个人明显

缩小一号。原来是虚有其表的纸老虎。这现象

让林琼忍俊不住，甚至在梦里响脆地笑个不

住。她不知道她像西北野羊坠人彀中了。

她看到他身子明显小一号，就会想起她阳

台上的五盆含羞草。她喜欢含羞草，常用小指

头一一点过去，看它们不可思议地合拢的叶

片。

她兴致盎然地不时用眼光点一下画家，兴

致盎然地看着他像含羞草那样缩小一号。她终

于忍不住朝他走过去，她看到画面里的自己，

略仰着头哂笑着，像有一阵轻微的春风吹在脸

二，额头和鬓边的秀发微微飘起。

她说你怎么能画人家呢。画家惊慌地看着

她。画家说你长得太漂亮了。他的声音十分浑

厚，属于从胸腔鼓荡出来的那种。也许是慌乱

的缘故，他有点结巴。林琼站到和他并排的地

方一手扶着膝盖，俯下身子饶有兴趣看着画中

的自己。匦家像喉咙发干似的咽了咽口水。林

琼说不许再画我。她带着笑说的，画家跟着她

笑了，他的笑容竞像孩子那样甜纯，傻小子。

林琼又说一次不让他画，这次说得比较严

肃。画家心神一慌乱，脑袋里一片空白。他不

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林琼听清他说什么。他

说他父亲是谁，和她父亲是什么关系，所以他

有理由画她。她的父亲和他的父亲也是老战

友，他父亲是她父亲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那

是比血缘更浓的亲情。

林琼涨红着脸离开画家，站到花瓶旁边，

一直到下班都没再看他一眼。她当然听说过他

父亲，也听说过他。她感到她被骗了，骗她的

有她父亲、老总、还有这个装模作样画匦的小

子。不要脸的东西。

画家收拾好画架，走到面前向她告辞。她

翻翻白眼，没看他，也没吭声，直到他转身离

去。她注视着他萧索离去的背影。

晚上她值班时，老总派人叫她去了包厢。

她走进时一看到她父亲、老总和那小子已经坐

在那里喝酒了。她转身想离去，父亲叫住她。

父亲说长这么大还不省事。她只好走进去，瞧

都没瞧画家一眼，阴着脸坐在父亲旁边。画家

的神态要多可怜有多可怜，可怜巴巴看着她，

可怜巴巴向她陪不是，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不

是，反正说了一大堆不是。

林琼的脸色稍稍霁和了，有点觉得自己没

道理，自己才不是。然后还接过他递来的毛

巾。军人办事自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虽然早就

退了，老总的脾气没改变。他说阿琼，觉得阿

罗怎么样，没意见年底就办了。林琼吓一大

跳，下意识作出自卫：别说了，我不同意。她

看到画家的脸色霎时像死掉一般，捏在手里的

调羹口当地落进磁碗里。

老总语气尽量放轻，仍能听出他不高兴

了。他说我真不理解你们年轻人，我还没见过

你们这样匹配的一对，阿罗是我看着长大的，

你不是我看着长大的，两年来我还不了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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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比你们更完美的，不同意继续接触，到同意

为止。

同意还能止住?林琼二话不说跑出去。

她父亲摇摇头，这孩子呼吸硝烟长大的，

外表看起来乖顺，骨子里一付驴脾气，还不知

道阿罗受不受得了。画家忙说我受得了，两个

老战友都笑了。画家又说你们g日管，我自己

来。

第二天画家将画林琼的画装在镜柜里，带

到大堂送给林琼。林琼让他倒扣着放在坐台

上。她的气显然消了不少，但还不到搭理他的

程度，他毕竟把她当成过使坏的对象。

接下去几天画家仍来大堂画她，她没阻

止，也不和他说话。有一天他忽然对她说，我

就当你的大哥好吗?她看到他一脸诚恳，不知怎

的．心里竟有些失望，失望很快把心中撑得空

空洞洞，她几天吃饭不香，睡觉不稳。

没理由不让他当大哥。

画家带林琼去他的画室，这是个颜料泛滥

成灾的地方，林琼闻到的腥甜气味中夹杂着一

股腐臭的气味。她敏感地循着气味从墙角堆放

的杂物中找到一个不知放置了多久的颜料缸，

里头浓稠状的液体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林琼将

颜料缸放进水槽，放水冲洗。这个动作不知道

从哪个角度打动画家，林琼回头时，看到画家

眼里贮满泪水。

那泪水似乎是蓝色的。林琼伸手帮他拭去

泪水，她发现这小子的身子明显又缩了一号。

她听到他喃喃说，阿琼，我不是故意伤害你，

叔叔们心太急了，帮了倒忙。

林琼嗤地笑出声。那～刻，她决定让这小

子成为她阳台上的第六盆含羞草。

走出妇幼保健所，撞上一场秋雨。这是场

艳雨，至少林琼是这样认为。少女时代的日子

不多，林琼决定独享黄昏和接下去的夜晚。她

绝无商量余地在妇幼保健所门口和画家分手

了。

她在咖啡屋打发黄昏，秋雨抚摸着她的每

一种感觉。她又一次想起那个奇怪的愿望。

紫苹搬出宿舍后不久就辞职，但仍在酒店

讨生活。醉生梦死的男人需要美酒佳肴，同样

需要梦幻女郎。

有天晚上，林琼和业余诗人都睡着了，紫

苹敲开门。她说，这个晚上无论如何要糟塌

你，因为我就要离开了。林琼问她离开后去哪

儿。她说要去乡下，去乡下过清静的日子。林

琼问她为什么要去乡下。她说该得到的全得

了，没什么值得留恋的。

林琼说你很知足。她说不是知足，而是疲

倦，似乎想证实她的疲倦。她长长吐一口气。

这时候林琼才发现她憔悴多了。

紫苹的眼里，燃烧着嫉妒的火焰，她的眼

光直直打量着林琼。林琼忽然有种强烈欲望，

她想再次看看紫苹消化过无数可怕的堕落和美

丽的谎言的魔鬼身材。这是个直接用身材去体

验生活的年代。一开始弛没有做错什么，服务

员也需要恋爱。她们的恋爱环境十分恶劣，容

易出差错，越靓差错率越高。

紫苹有时候也会爱上一个男人，但这个过

程其实是灾难。有一个都和她睡了两个月了，

她才发现爱上人家。她要求男人让她伏在他胸

上哭一夜。让一个漂亮的姑娘伏在胸口哭，自

然是桩美事。男人躺下来，让紫苹伏在他胸

口。紫苹涕泪涝沱．仿佛他们当中有一个必死

无疑。她没有哭上一夜，哭了半夜。第二天她

就不再让这个男人见面，她都是用这种方式挥

斩慧剑的。

林琼说你看起来蛮精神的，身体也蛮好。

紫苹说别提了，除了艾滋病。什么性病都经历

过了。这才是她回乡下的原因吧，冒失鬼。

她说她见过画家，一个酸文假醋的家伙，

看起来像个情种，这种人才是真正的摧花杀

手。不如像那些公猪般的男人，他们才不在乎

感情呐，事情做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爽

快。

秫琼没有吭声。生活的历程无非是用来回

忆的，除此外还有什么意义嘴}苹的回忆是欢乐

的，这就够了。不过，林琼看到蒙头躺在床上

的诗人，想起她的诗句：

青春不凡是因为能读懂一个眼神

青春不凡是因为能妙解一个手势

她就怀疑紫苹读懂过什么，妙解过什么。

她们的价值取向不一样，青菜萝h各有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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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琼这样想。林琼发觉自己成熟了不少。

紫苹问她过着冬眠一样的日子，不会连一

点疯狂的念头都没有吧?林琼不假思索说她最疯

狂的念头是光着身子从马路走过去，她没有讨

好紫苹的意思，而是的确这样想过。林琼在咖

啡屋想到的就是这个奇怪的愿望。

林琼喜欢独居，没有随父母搬到新套房

去，她住在旧公寓。洗澡的时候，她希望凉水

驱除躁动不安的心情，没有打开热水器。凉水

临身，仿佛灵魂出壳。待知觉恢复过来，随即

从脚底和腹部激发的热量流淌全身。皮肤钻出

的蒸气冉冉上升，仿佛冷水泼热炭。油滑的皮

肤撑开水流，水流过后现出一块又一块栗色的

皮肤。年轻真好，年轻的感觉真好。大概是对

少女时代的留恋吧，她对画家不无怨恨。在画

家怀里她觉得对他的一切都十分熟悉，离开后

又觉得是个陌生的男人。这让她既担忧又害

怕。这是个用身体直接体验生活的年代。除身

体接触到的，一切都是陌生的，都是可疑的。

她坐在阳台上，一阵风从雨幕闯进阳台，

撞上什么，哗啦一声，像震动铁皮发出声响。

她从恍惚中清醒过来，走进房间。她在客厅里

除去衣物，连胸罩和裤衩也除去了。她沉着自

如，满心欢悦。让她感到迷惘的是，在医生面

前脱衣服的情景仿佛发生在一百年前。

厚厚的窗帘，窗帘外还有密不透风的雨

幕。一个人要是光着身子在雨幕中行走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那是一个向往以久的梦想。实际

上，来酒店寻欢作乐的男人往往忽视她的存

在，他们看她的眼光基本上和看花瓶的眼光～

样。许多男人走到大堂时，还没有进入角色，

就像他们还在大街一样，需要一付道貌岸然的

伪装。像紫苹那样自由展示的，那样肆无忌惮

展示梦幻女郎风姿的，有时也会让人忍不住心

生敬佩和羡慕。这种下流念头一产生，就把林

琼吓一跳，有时还为此看轻自己。取悦男人是

女人既令人鄙视又令人赞美的天性。孔雀虽

毒，文章灿烂。林语堂说女人缠足和礼教无关

而和取悦男人有关，虽然不无美化中国文明之

撵，但想到弄破处女膜又忍痛修复的，你又能

谣．什么。

林琼披上一件黄色雨衣里头一丝不挂毅然

走进雨幕中。她想要是能连雨衣都不穿那该多

么痛快淋漓。当然她不致于被这一小小的遗憾

坏了情绪：一个翌日办结婚的女孩光身子走在

马路上的消息，会长出翅膀飞到疯人院，有科

学头脑的医生准认为疯人院正是为这种人而

设，而且还认为这种人无药可治。

雨水敲击雨衣，像沙子落在地上。雨幕和

夜幕遮住城市大部分景色，灯光下延伸着光怪

离陆的街景。夜间菊花的馥郁穿透雨幕，在鼻

尖下晃动，仿佛手拈一枝花，在阳光明媚的郊

外去春游。

雨滴的力量犹如雏鸟轻啄。无数的雏鸟含

情脉脉轻睬着贴上雨衣的肌肤。她从雨衣领口

闻到身体的芬芳气息，雨水洗过的秋风抚遍她

的全身，就像一只浪花的手。

’她想像一些跟光被吸收过来，但这太不现

实。谁会想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在雨中行走时只

穿着雨衣里头什么都不穿。疯子。恐怕被雨追

逐着的人，服光比耳朵还迟钝。她感到安全，

又为这种安全感到悲哀。

屋檐落下的水流像根竖直的木棍用一种大

致相同的力量捅她的肩膀．水柱旁歪时砸到她

的脑袋，就像小时候被父亲拍一下。她的眼睛

像月亮那样明亮而且迷惘。黑夜的眼睛注视着

她，阳台上探出脑袋的菊花注视着她，她自己

的眼睛注视着她。

这一夜她睡得特别香。

任何一个男人都会为这样的结局感到乏味

和惋惜，小说的最后居然安排男女主人公走人

结婚的殿堂。但现实就是这样。翌日，林琼和

画家领了结婚证，而且颇为顺利。假如不是这

个城市的发证机关别出心裁地让每对办证的男

女，站在一个令人顿感祟严的小厅堂里，像洋

教仪式那样举手宣誓的话，他们办证比从取款

机领出两百元复杂不了多少。

我想讲述这个晚上的仪式，但这个仪式设

有什么好说。“嘘——，安静”

这个仪式挺简单——“嘘，安静。”——

一对夫妇不管白头偕老还是中途分道扬镳，不

管做过多少次爱，回味最多的，最深刻的总是

第一次。我不知道这句话放在当代是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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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是这么认为的。

画家走出浴室之前，林琼把窗帘整理四

次，她怀疑在她的一生中最隆重的时候，准有

蓄谋已久的窥视者。这时候，她唯一担忧这

个，呆子。

浴室的流水声传到卧室，仿佛经过漫长的

路途。画家从浴室走出来，披着一件白底栗色

虎纹睡袍。走人影楼前，他自觉剃掉蓄养已久

的络腮胡，这几天就像变了一个人，长胡须的

地方一片铁青，但仍掩不住那张容易受伤的娃

娃脸。一想到他的脸林琼就觉得好笑。

他在她旁边坐下，把她拥人怀中，她也给

予最温柔的配合。可是有一桩事未了，她怀疑

这张娃娃脸。她抬头注视她的脸。

你的眼光怪怪的。他说。她怪怪的眼光看

到他有点畏缩了，然而他那故作成熟的大男子

主义仍引起她的不满，她毕竟没有看到他像含

羞草那样合拢，那样委顿地缩小一号。

在老虎眼里人被缩小了．在牛眼里人被扩

大了。这是古老的传说。在婚前男人眼里的女

人被扩大了，在婚后男人眼里的女人被缩小

了。这是林琼此时心里的未了心事。她被这小

子骗了。她怀着这桩未了的心事又依偎到画家

怀里。她想杀掉画家。疯子。

但是她被放倒了。“请安静。”她发现被

放倒后就钻进被窝里，飞快地脱掉上下装套

裙，连同胸罩裤衩。她的头放在枕上，柔发飞

扬般抖落在枕上，眼睛里的东西与其说是期

待，倒不如说是恐惧。她不眨眼看着画家，她

的丈夫。

在除去衣服后，她再次确信自己的身子对

画家不是秘密，任何一个女人的裸体对画家都

不是秘密。当他在画室说人体模特的故事时，

她就确信这点。所以当他老实说他爱上她是先

被她完美无缺的身材吸引时，她就觉得这小子

坏透了。他一再解释一个有天赋的画家都易于

被美丽的人体震呆，而且不含任何色情因素，

只会不住地感谢上帝，她还是不信。每逢他的

眼光束!f过来，她都会油然想列这一下准被他的

眼光剥光了。这让她到现在还惶惑不已。

“沉住气。”画家右手绕过头发轻托着她

的脑袋，掀开被子的左手顺势放在她的肩窝

上。肘子被搁在她坚实的胸脯上。他的眼睛的

一种痴迷的姿态在她身体上下睃巡。她不能容

忍。

你在看什么?

画家吃惊地稍稍睁大眼睛，一时没有理解

她在说什么。他那害羞的天性使他说了一句在

此时显然是不妥当的话：小疙瘩。

然而她莫名其妙笑一下，顿觉此时的气氛

静谧温柔，时光都不忍流逝，何况你们，安

静。

栗色皮肤上的小疙瘩像可爱的小精灵，处

子的灵就是它们的灵。画家用手指肚轻轻触摸

那些漂亮的、圣洁的小疙瘩。

林琼闭上眼睛。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玲珑

有致，活泼地跳动着，小精灵的舞蹈。这时候

她忽然想到紫苹，想到她的绰号叫胸罩。她读

懂过什么，她妙解过什么。林琼感到无比自

豪。她真正完成一桩神圣的使命，紫苹没有，

紫苹永远不会明白的，正如她也不明白紫苹。

这是需要什么样的机遇和氛围啊，呆子。

画家的手轻轻往下划，仿佛温柔地解开一

件看不见的衣服，谁都没法阻止他，谁都不会

阻止他，就算是呆子或者疯子都不会阻止他。

这时候，从林琼生命深处暴发出一声充满激情

的无声呐喊：

有身体真好。

她感到这时候才真正裸光身子，她第一次

感到自己真正裸光身子。

她毫无痛苦的委身于画家，最后一道障碍

胜利地跨越了。她来不及找出刚刚还恐惧的原

因，就像一朵莲花灿烂地绽开了。上帝创造身

体，就是为了给予。似乎长了二十年的身体，

就是为了给这小子，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漫无

目的，她发现在雨中行走甚是无聊。她似乎听

到医生附在他耳边说：

闺女，我应该向你表示敬意。

责任编辑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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